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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琴，现用名张达干，山东胶南
人，1920年出生。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
物理系，为清华大学十二级。“七七事
变”后被迫停学，后在山东参加革命工
作，任滨北中学校长，其间为我党培
养了大批干部。1983年在山东医科大学 
离休。

193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

一个不平凡的年头。轰轰烈烈

的“一二·九”运动发生在半

年以前；一年之后，日本侵略

者就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

全面进犯我国。

在这个历史的夹缝中，我

们十二级的莘莘学子进入清华园

学习了。录取到这所闻名国内

外、久已向往的高等学府，我们

是何等的幸福啊！然而，日本侵

略者已占领东北三省，进而侵入

百岁忆清华

○张育琴（1936 入学，物理）

冀东，威逼平津。面对战争灾祸的威胁，

我们终日在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抢时间攻

读。果然，随着卢沟桥头炮声轰鸣，我们

美好的校园学习生活全部毁于一旦！

清华园的学习生活是短暂的，但它对

我走向革命有过一定的启蒙和导向作用。

以后，在我从事高教工作的时候，也常常

回想起当年清华大学教学管理方面的一些

好的制度和做法，从中得到教益和启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至今对清华怀有深

深的感情，曾多次借赴京之机，回到“故

园”，去科学馆看看当年上课的教室，到

新斋825号旧日宿舍去参观流连，同青年

学友攀谈；也曾走访工字厅，从“水木清

华”悬匾跟前的假山水塘边，漫步到大礼

堂的石柱下和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心潮

难平。每次看到母校的旧貌新颜，心中有

回忆录

张育琴学长入清华时的照片

2000 年校庆日，十二级毕业 60 周年庆祝会在工字厅

举行，张育琴学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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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的欢欣。

追忆清华园，首先想起的是老同学组

织的、令人难忘的迎新工作。从接车站到

注册报到、住进房间，都有大哥大姐们

“一帮一”帮助落实。他们热情地告诉我

们生活、学习的各种制度和应注意事项，

使来自远方的新同学一进校园就立即沉浸

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感到特别亲切和温

暖。在迎新会上，曾举行了一次精彩的演

出，高年级同学演出了一出话剧，剧中有

首动人的《梅娘曲》，给我的教育、留下

的记忆都很深。他们的演出几乎达到了职

业剧团的水平。

当年的清华大学盛行“拖尸”，这是

从美国学来的、老同学欺负取笑新同学的

坏风气，使历届新生入校前闻而生畏，我

们自然也不例外。想不到在十二级同学入

校时，学生自治会明令禁止“拖尸”，虽

还偶有发现，但基本上得到制止。此禁令

大得人心。

“一二·九”以后的清华大学气象清

新，朝气蓬勃，既有勤奋治学、刻苦攻读

的老传统，同学们又极为关切地注视着时

局的发展，关心国家兴亡和民族的命运。

在地下党领导下建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起

主导作用的学生自治会，在团结、教育、

引导同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表现出相当

高的组织能力。出色的迎新工作，迅速地吸

引、团结了新同学的大多数，此仅为一例。

民先和学生自治会很注意结合实际进

行抗日救国的形势教育。如组织由东北探

亲返校的一位女同学向全校做了极为生动

而感人的汇报；百灵庙战役以后，邀请自

前线归来的傅作义将军到校作报告，还

组织过支援绥远抗战的游行等。在发生了

“西安事变”举国沸腾的紧张时刻，校学

生自治会召集全校同学开会讨论通电文

稿。经过激烈的辩论，终于以压倒多数通

过了“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正确意

见，否定了极少数同学提出的，实为何应

钦在南京叫嚷以所谓“讨逆”(继续扩大

内战)的反动主张。大辩论的胜利教育了

全体同学，并清楚地反映出当年清华同学

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正气。

民先和学生自治会在清华所组织的活

动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注意针对同学的兴

趣和要求，以老带新，组织各种科研社

团，寓教育于专业学习与学术活动之中。

我在物理系，参加了无线电研究会。记得

指导我们的是本系四年级的戴中扆大姐

（后名黄葳），南方人，个头不高，戴眼

镜。她已临近毕业，忙于写论文，仍然按

时到物理系实验室，教我们制造收发报

机，在科研活动中，很自然地向我们讲抗

战和革命道理。她老成稳重，热情待人，

见地很高，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

文科同学活动领域更宽阔，对我们理

科同学的影响也很大。我有两位中学学友

在文学院高年级学习，也住在新斋，课余

我常到他们房间里玩。有许多文学院同学

经常去那里纵情谈论，从鲁迅、高尔基著

作，到左翼文学动态；从巴金新作《家》

2000年工字厅前与十二级校友合影。左起：

周庆桐、董奋、曹宗巽、郑林庆、张育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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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雾》《雨》《电》到青年

的前途出路等等，无所不谈。有一位山东

籍同学在最早排演《放下你的鞭子》中扮

演青工，他去西山，在“一二·九”纪念

活动中演出归来，也在那个房间里大谈一

阵。当时的清华校刊办得很活跃，也有许

多斗争，是文科同学经常谈论的话题。所

有这些都使我这个初进大学的理科学生受

到不少启发。

记忆中的清华园，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和探求真理的精神是极其感人的。后来，

我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中教和高

教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重要问题，是党团

组织如何结合教学和科研活动，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广泛地团结兴趣各异、觉悟不

同的广大同学，完成培养任务。面对这一

问题，我常回忆起当年清华大学地下党和

“民先”出色的组织工作。我觉得有许多

经验，至今仍有参考学习的价值。它是党

的好传统，也是清华大学的好传统。

当年清华大学的历史背景、办学条件

同今天差异很大，但在学校管理教学计划

的安排、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力量的部

署等方面，有不少做法仍值得我们今天 
参考。

清华大学的新生，是在全国范围内选

优录取的。新生入校后，学校继续采取措

施，进行“人才苗本”的复壮和选择。第

一，大一均为必修课，二年级及以后，转

入选修及学分制。大一必修课中，除本专

业相关的基础课和外语外，理工科必修大

一语文及中国通史(工科同学可免修中国

通史)，为培养高级理工人才打好知识基

础。第二，安排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

的教师给大一上课。我所接触到的如吴有

训、萨本栋、张子高、雷海宗、浦江清等

国内知名的教授，均任大一教师。为理工

科学生开文史课，安排教师也同样认真不

马虎。第三，对理工科新生进行入校后的

数学甄别测试，程度较差些，再补习一年

高等数学，然后学微积分。如今，一些高

等学校舍不得给大一安排高水平的教师也

是相当普遍的，这对培养人才是极不合算

的。当年清华的物理、化学等系还采用一

年级新生加倍录收，到二年级再筛选留系

的做法，对此虽有争议，但从重视选苗，

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着眼，对培养合格人

才也曾获得益处。

清华大学有浓厚的学术空气，教师中

广泛开展的科研活动，吸引着学生也积极

地参与。学校经常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

校做报告，及时引入、交流科学信息。我

是新生，理科大一课程已经很重，记得也

听过北大地质系美籍教授格罗布和丹麦量

子力学专家、世界科学名人玻尔的学术讲

座；还参加过俞平伯教授等组织的戏曲清

唱会，虽非都能听懂，也开阔了眼界，大

有裨益。记得清华当年有个制度：教授教

学四年，可公费出国作一年科学考察，可

以就所从事的专业课题与国外同行切磋交

流，有的在国外大学进行客座讲学。这使张育琴学长近照，与青年学生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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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的许多教师能够跟上世界科学前进的

步伐，有的处在先进行列。

在清华园的学习仅历一年，而且是80
多年前的事了，今日的记忆只是当年清华

的只鳞片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清华大

学，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

各类优秀人才，其规模以及所作出的贡献

和取得的经验，都是今非昔比的。

今年我已年届百岁，在清华108周年

校庆前夕，我衷心祝愿母校在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的进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2019年4月

我今年89岁，明年就是90岁了，到了

人生的边沿上。我有幸生活到这个新时

代，一个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新时代。现

对我走过的革命的人生路作一些回顾，作

为我对党的培养、教育和母校的感激之情

的一个汇报。

清华学子，报国有门跟党走

1948年夏天，我考取北平清华大学社

会学系（报考外语系，入校后改读社会学

系），由上海清华校友会组织，乘坐招商

局的“执信”号轮船北上，途径辽东半

岛，有人指点说，对面就是解放区。当

晚，就有人跟我们接触，向我们宣传解放

区的情况。那时，我年纪还小，虽也读过

一些进步书籍，但认识不深，满心都是去

大学求知求学的欢喜。

进入渤海湾，船颠簸得厉害，晕船的

同学躺在船舱里。我不晕船，从船头到船

尾来回走。我们睡在甲板上，海水经常溅

湿了被子。经过一夜航程，目的地天津塘

沽到了。

下船后，迎接我们的是一批清华同

学，他们热情地帮我们运行李、上火车。

在天津码头，我结识了化工系的陈宜焜，

他负责接待帮助我。

当时的清华大学被誉为“蒋管区内小

解放区”，民主气氛浓，爱国学生运动、

社团活动如火如荼。到校不久，在陈宜焜

介绍下，我参加了“春泥”团契。

团契最早是基督教青年相互分享和交

往的一种传教形式。党借用这种形式来发

展进步学生，做学生工作。团契组织的活

动有学习讨论、看进步书籍、唱歌、跳集

我走过的人生路

○朱森林（1948 ─ 1949 社会）

朱森林学长近影


